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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青黑白的文学世界
———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的色彩研究

张　萍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成都６１１１３７）

　　摘　要：作为唯美派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以及视觉中融合嗅觉、味觉、触觉的

表现技巧，勾勒出他对文学世界的丰富感受力；同时赋予色彩独特的审美情感和价值意蕴。谷崎的文学作品中，赤

色是让女主升华、男主沦陷的法器，具有魔性的力量；青色总是伴随妖女的登场，象征诱惑力和想象力；黑色通过与

彩色的对比或组合，具有多重象征性；白色通过女性的肉体象征生命的活力和激情，并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

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演绎东方古风幽玄的回归。谷崎润一郎的色

彩世界源于他对东方文化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的内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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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０年前后，日本文坛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追
求写实主义和赤裸裸的表白，整个文学界弥漫着通
向悲哀现实的虚无人生观，文坛一片灰暗。在自然
主义风靡文坛的“单色调”的时代，１９１０年，唯美派

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刺青》华丽登台，在日本文坛引
起了极大的反响。谷崎对感知和官能的极致追求，
冲击了自然主义的文坛。奔放的想象力、浓艳的格
调、强烈的色彩，使谷崎的文学宛如盛开在自然主义



阴翳之下的一朵绚丽牡丹。随后他发表的《麒麟》
《少年》《秘密》《恶魔》等初期作品更是以绚丽的色
彩，颠覆了世人对善恶的理解。１９２３年谷崎移居关
西之后，他的中、晚期作品《春琴抄》《各有所好》《滋
干少将之母》等又呈现一个静寂、淡定、纯色的世界，
赋予世人心灵的慰藉。
目前有关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文本研究成果丰

富，但对其文学世界的色彩研究论述屈指可数。宇
佐見英治［１］认为谷崎润一郎在《刈芦》和《盲目物语》
两部作品中，讲述了音乐带来的色调和触觉变化引
发的想象故事，在作品《阴翳礼赞》中赞美了潜藏在
昏暗中的白色和金色之美。波多野完治［２］以谷崎润
一郎的代表作《细雪》为文本，从冒头开始选出１００
个色彩词，统计涵盖１００个色彩词篇章的总字数，进
而计算出单个色彩词出现时的平均字数，该平均数
低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得出谷崎润一郎是一位色
彩词丰富的作家的结论。张能泉［３］认为谷崎润一郎
色彩词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和丰富的情感内涵，通过静态的文学图像呈现了作
品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文学、艺
术及语言学角度分析谷崎作品文本，但缺乏对其文
学世界的色彩表现及象征意义研究。本文将以文本
细读为基础，以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常用色彩词为
切入点，分析其文学色彩表现手法的特征及其常用

色彩蕴含的文化意义，探讨谷崎式的唯美主义思想
及其文化认同。

一、谷崎文学中色彩的表现手法

色彩是一切视觉要素中最活跃、最有冲击力的
因素，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它能更多地唤起人们情
感的反响。色彩是各种艺术形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
因素，全面诠释了人的视觉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和主
观感受。夏目漱石［４］认为“在我们的感觉世界里，再
也没有比色彩感更能给予我们更丰富多变的快乐了

……色彩给我们带来的快感远远超然于对占有欲的
满足之上，从而使人达到高尚美的境界。”色彩展现
出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特定文化语
境下作家的内心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发挥重要作用。
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正是如此。笔者选取谷崎润一郎
的１１部代表作中的主人公，包括初期作品《刺青》的
少女，《麒麟》的孔子和南子夫人，《少年》的光子、信
一和仙吉，《秘密》的女人和“我”，《人鱼的叹息》的人
鱼，《富美子的足》的富美子，中期作品《痴人的爱》的
奈绪美，《各有所好》的阿久，《春琴抄》的春琴，晚期
作品《滋干少将之母》的北氏，《疯癫老人日记》的飒
子，围绕以上人物的身体、服装以及饰品的色彩词统
计，得到谷崎润一郎不同时期作品的色彩词分类统
计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谷崎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色彩词分类统计

色彩 初期 中期 晩期 总次数

白

真つ白、真つ白、白霓、白足袋、白い、真白、玉肌、珠玉、純
白、石膏、白く、白く、お白粉、白く、真白、お白粉、真珠の
色、純白、雪白、純白、白い、真白、白過ぎる、白い、白さ、
白毫、銀色、白皙、真白、白い、白い、白さ、真白、色の白
さ、白すぎる、お白粉、真白、白い、白眼、ほの白さ、生白
く、白い、象牙、白く、象牙、白い、白い、白い、白木

白つぽい、白、銀糸、白足袋、
真つ白、白い、真つ白、白さ、
白、白い、白い、白さ、白い、
白さ、真白、真つ白、真つ白、
白さ、ほの白い、ほんじろ
く、ほのじろい

白 い、白 い、白 い
絹、白い、白、銀 ７６

赤

うすべに色、琉球朱、瑪瑙、緋、赤い、爪紅、紅絹裏、猩猩
緋、紅毛、珊瑚の玉、赤う、紅、朱紅、赤み、薔薇色、薄紅
い、覆盆子

鴇色、薔薇色、蝦色、蝦色、
朱、赤い、紅、朱の色、紅さ、
桜色

紅梅、薄紅梅、罌粟
か 牡 丹 の 花、ピ
ンク

３１

黒
緇布、黒塗り、黒羽、黒い、黒く、真黒、黒眼、黒髪、黒い、
真黒、黒髪、黒髪、真黒、黒さ、黒眼、黒眼、黒眼、黒眼

黒い、黒み、黒く、黒い、黒
い、黒い、黒、黒餅

— ２６

青
青雲、青く、青白い、納戸色、青大将、お納戸、藍色地、空
色、紺碧、青く、淡藍色、藍、淡藍色、青々、青貝色

青み、紺淡い水色、うすい水
色、青さ

ブ リ ュ ー、ブ リ
ュー

２１

黄 金色、黄八丈夫、浅黄、金、肉色、金縁，銀杏の色 金紗、黄色く — ９
紫 紫、紫 薄紫、薄紫、紫色 紫 ６
緑 翡翠、緑、暗緑色 緑 — ４
茶 狐、茶格子 — — ２

　　从表１可见，谷崎润一郎１１部作品中白色出现
次数最多，为７６次，其他颜色依次是赤色３１次、黑

色２６次、青色２１次、黄色９次、紫色６次、绿色４
次、茶色２次。谷崎润一郎大多运用以上８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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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结合涵盖色彩词
的作品篇章细读，笔者发现谷崎文学世界的色彩表
现手法主要突显三大特征。

（一）视觉色彩与嗅觉、味觉、触觉相互交融
谷崎润一郎笔下的色彩往往通过触觉、味觉和

嗅觉切实感知，使读者在真实的形象中产生对描写
事物的审美联想。在赋予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谷
崎更激发读者的其他感官功能，使其身临其境，置身
于他的文学世界里。《春琴抄》中，春琴的脸带着花
或珍珠的细腻，让读者在嗅到花香的同时看到如珍
珠发出的柔光；《富美子的足》中富美子小姐的脚让
人想起覆盆子融入白色牛奶的夏日饮料，让读者情
不自禁地分泌唾液，产生品味人物奥妙的愿望；《人
鱼的叹息》中，人鱼雪白的肌肤上长着白色的绒毛，
让读者产生想要触摸人鱼柔软毫毛的触觉反应。谷
崎打通了视觉与嗅觉、味觉、触觉的通路，模糊了眼
与鼻、舌、身各个官能的界限，让色彩似乎有气味、有
形象、有冷暖。谷崎通过细腻的色彩描写丰富了作
品的感官元素，激活了读者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触
觉，让读者沉浸在丰富且真实的官能想象之中。

（二）五彩缤纷到单一色彩的转变
谷崎在其初期作品中，使用了大量色彩，比如

《刺青》中的朱红和琉球红，《秘密》中的宝红、绯红、
金色和天蓝色，《人鱼的叹息》中的雪白、纯白、翡翠、
暗绿和黑色，《少年》中的金黄、银杏色、紫色和海蓝
色，色彩明亮夺目、丰富大胆。但是中、晚期作品色
彩趋于单一，比如《各有所好》中出现桃红色、灰白色
和黑色，《春琴抄》中出现白色和青色，《滋干少将之
母》中出现了乳白色、桃红色、深红色和紫色。色彩
变迁最显著的是白色，白色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
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
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

（三）微妙的色调演绎色彩的渐变
总体来看，谷崎润一郎作品中使用的色彩种类

并不多，但他对色彩词的描绘精雕细琢。从“海岛边
捡来的淡红的贝壳般的双脚”（《刺青》）、“像被红纽
扣锁住的嘴巴，如石膏般的裸足，似咬着牡丹花瓣的
红唇”（《少年》）、“比珍珠还洁净百倍的眼泪及比珊
瑚更鲜红的心脏”（《人鱼的叹息》）、“如狐一样的白
色肩膀、手腕”（《痴人的爱》）等描写不难发现，比起
原色，谷崎更倾向运用有微妙变化的色调；但又不直
接地使用这些色彩，而是借助能暗示不同色调的植
物、动物、矿物等生活中常见物体婉转地将色彩的渐
变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知五彩缤

纷的世界。
总之谷崎润一郎并不对自然界中所有色彩都感

兴趣，只是甄选部分色彩来构筑自己的文学天堂。
但这点并不会导致其文学色彩的单调，相反，谷崎润
一郎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借助感觉器官
的相互沟通调合出更具感受力的色彩世界。

二、谷崎文学中赤青黑白的意蕴

色彩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同的色彩表达着
作者不同的情感，唤起读者不同的生理感受和情绪
反应。当作者在作品中偏爱某种特定色彩时，这种
色彩便打上了作者个性和心理的鲜明印记。佐竹昭
広［５］指出上代日语色名中只有赤青黑白四个颜色沉

淀到今。日本最早的历史书《古事记》将此四色作为
基本色彩，可见赤青黑白是日本最古老的传统色彩。
从笔者的色彩词统计来看，谷崎主要甄选赤青黑白
四种色彩来构筑自己的文学天堂。他对四种色彩的
运用看似随意拈来，实则是自发而缜密的选择，无不
蕴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蕴。

（一）赤色的价值意蕴
日语的“赤”是源于太阳的颜色。从物理特征

说，赤色是一种暖色调，从情感属性上说赤色代表着
热情、奔放和炽热。日本文化中，赤色惯用于驱邪除
魔，庆祝喜事；日本文学中，赤色一般表现女性的妩
媚多姿和含蓄羞涩，代表着积极向上的情感。但在
谷崎作品中，尤其是在其初期作品中，谷崎自觉地屏
蔽赤色的审美传统，并赋予赤色反传统的象征意义。

《刺青》的故事在弥漫着颓废而浓烈的赤色背景
中展开，其主色调不单是赤色，还有琉球朱，以及被
比喻成火焰、珊瑚、朝日的红色。故事的高潮在太阳
的红光和刺青的朱红色中上演。“年轻刺青师的灵
魂溶入墨汁中，再渗透到肌肤。混合着烧酒刺入肌
肤的一滴一滴的琉球朱都是他的生命的甘露。他在
这里看到了他灵魂的颜色。”［６］“墨汁”“烧酒”“甘露”
“灵魂”四个意象词的转变勾勒出一幅动态画面，图
像中赤色的墨汁混合烧酒从女孩的身体外部渗透到

身体内部，隐喻刺青师的灵魂传送到女孩的体内，二
者完成生命的合体。当每一滴朱红的墨汁渐渐地在
女孩身体上爬成一只隐隐约约的蜘蛛时，少女心中
的怯弱被彻底抛弃，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双眼闪着
利剑般的光辉。同时完成夙愿的刺青师也失去灵
魂，心甘情愿地沦陷为祭拜女神的第一肥料。谷崎
用妖艳华丽的红色蜘蛛实现了刺青师和少女之间精

神的相互反哺，借助色彩的描绘艺术地传递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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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隐匿的“女性跪拜”文学思想。《少年》中光子在
玩伴之间的新奇游戏中总是扮演最惨的角色，比如
扮演狐狸精被捆在走廊的栏杆上，脸上被嚼碎的糕
饼弄得污秽不堪；涂着红色的颜料，浑身鲜血淋漓，
痛得满地打滚；扮演母狗趴在房间的地板上争抢散
落在房间的食物。可是在西洋馆探秘的晚上，光子
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如石膏般的裸足套着肉红
的拖鞋，……好似咬着牡丹花瓣的红唇煽动的一刹
那，……我眼前红霞闪闪烁烁。”［７］“肉红”“牡丹花
瓣”“红霞”三个意象词的变化描述了光子从人到花
再到神的升华过程，暗示原本毫无缚鸡之力的女子
成为盛气凌人女魔头的蜕变，彰显出神秘的美感，赤
色喻示女性能降服男性的力量之美和恶魔之美。之
后光子的嚣张一天胜过一天，变本加厉地对待玩伴，
最终成为王国的女魔王。

（二）青色的价值意蕴
“青”是一个典型的日语词汇，“青”饱含着日本

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
临海，因此，青色被视为大自然的颜色，是世世代代
日本人生活的颜色。自古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大量使
用“青山”“青垣山”“青垣”“青紫垣”“青沼”之类的词
语，反映日本民族对青色的喜欢。张波［８］指出受日
本风土人情的影响，对于日本人来讲，青色是一种亲
近、随和和稳定的颜色。
但谷崎在作品中颠覆了青色的传统意义，在他

的１１部作品中大部分女主人公都被固执地画上青
色。《麒麟》的女主人公南子夫人身着青云色的华
服；《少年》的女主人公光子在肖像画中身披海蓝色
外套，旁边匍匐着一条青蛇；《秘密》的女主人公全身
裹在淡蓝色的披风里；《人鱼的叹息》中男主人公贵
公子最不能抵抗的是人鱼淡蓝色的双瞳；《痴人的
爱》中从平凡少女变身为命运女人的奈绪美出场时
穿着淡水色的法国丝裙；《疯癫老人日记》中勾起老
人性欲望的儿媳妇穿着蓝色的长睡袍，脚上是同样
蓝色的缎面绣粉红花拖鞋。而这些女主人公或傲
慢、或放荡、或残忍，被归类于谷崎笔下的“妖女”“娼
妇”“恶妇”，与传统青色意义截然相反。谷崎有意识
地将象征精神稳定和安详的青色涂裹在放荡的妖妇

身上，暗示在沉稳和冷静的外表之下，燃烧着意想不
到的欲望火焰，凸显妖妇的诱惑力。谷崎通过女主
人公外表色彩与内心性格的巨大反差，将千姿百态
的妖女形象深深地印刻在读者的脑海。同时，谷崎
描述女主人公时通常使用单一的青色，构成如同水
墨画般的境界。水墨画本没有色彩，但墨色在白纸

上的浸润和渲染使得画面更具张力，充满着无限的
想象力。谷崎润一郎以色塑人，以色言情，用寥寥几
抹青色塑造一个充满诱惑力和无限想象力的世界，
使读者如同所有的男主人公一样，为之魂牵梦绕，无
法释怀。

（三）黑色的价值意蕴
日本文化中黑色往往象征着绝望和死亡，带给

人一种负面的情感效应。日本民俗学将黑色称为
“黑不净”，将其与罪恶、黑暗与恐惧的事物相联系。
由于黑色特殊的色相，日本审美传统更多是将其看
作消极和负面的情感色彩。谷崎基本继承日本文学
对黑色的审美传统，将黑色视为丑陋、病态、变态的
代名词，加以渲染，营造一种压抑和阴郁的气氛。例
如，在《少年》中，爱虐待、爱捣蛋的信一登场时穿着
黑羽平织的礼服，具有被虐待倾向的仙吉是一个肌
理粗黑、又肥又丑的小子。《痴人的爱》中，初见面的
奈绪美的皮肤好像几张无色透明玻璃板重叠在一起

呈现的深沉色调，看起来并不健康。
虽然谷崎认同日本民族传统的黑色审美定义，

但他并不完全将其视为贬义的色彩，而是独具匠心
地运用黑色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表现不同情境下
的情感意义，赋予黑色多重象征意义。例如，在《麒
麟》中，谷崎通过黑色与其他色彩的对比，暗示黑色
像深色的大海一样，掩盖一切色彩，吞噬掉一切污
秽。《麒麟》开场，孔子头戴布满灰尘的黑色帽子，脚
穿黑色草鞋，这不单是当时的历史的风俗，更为塑造
一位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哲学老者埋下伏笔。故
事发展到高潮，服饰色彩斑斓的南子夫人，使用一切
手段诱惑孔子，试图让他放弃政治抱负。但孔子没
有像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口若悬河，而用沉默和面无
表情来坚决抵制南子夫人的引诱。南子夫人豪华的
色彩和孔子单一的黑色形成强烈视觉冲击，画面中
的黑色既沉默于色彩斑斓之中，又屹立于五光十色
之外。可见，《麒麟》中的黑色摆脱固有的负面意义，
象征孔子刚强、不屈不饶、坚持自我的高尚品质。此
外，《各有所好》中的阿久仿佛是穿着“黑饼家徽碎花
纹窄袖便服”的木偶，黑色和白色组合的日式传统家
纹与个性深藏不露、谨慎谦恭的传统女性的特性相
得益彰。黑白相间的木偶式的女性象征日本传统观
念中“永恒女性”的容貌。《痴人的爱》中，奈绪美“黑
色天鹅绒帽子”配上“五彩发光的水晶项链”、“洁白
的鼻尖”、“红色的嘴唇”的妆容是当时街头最流行的
“西洋女性”时尚。可见，黑色和彩色的搭配，既象征
东方的传统之美，又体现西方的时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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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色的价值意蕴
在日本，白色是至高无上的色彩，自古以来就受

到日本人的崇尚和喜爱。在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
中，白色象征圣洁和神圣。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
白色是至高、至真、至善的色彩。谷崎润一郎继承了
日本尚白的民族色彩审美传统，在其１１部作品中白
色出现７６次，远超居于次位的赤色。白色在谷崎的
文学色彩世界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１．白色的载体
“一双雪白的裸足”（《刺青》）、“雪白的手臂”

（《秘密》）、“宛如皎月般熠熠生辉的肌肤”（《人鱼的
叹息》）、“宛如细心削刻的原色木材的小腿”（《富美
子的足》）、“如苹果的果实般洁白的后背”（《痴人的
爱》）、“丰润白皙妙不可言的脸蛋”（《春琴抄》）、“在
黑暗角落里朦朦胧胧浮现的白色脸庞”（《各有所
好》）、“朦胧月色中乳白色的人影”（《滋干少将之
母》）等关于白色的描写可见谷崎笔下的白色具有相
同的特点，即通过面容、肌肤、小腿、后背、裸足展示
出白色的肉体之美。如果说谷崎笔下的赤色、青色、
黑色是人物服饰的主要色彩，那么白色一定是女性
的肉体色彩。谷崎一生追求女性的肉体之美，笔下
的东方女性或者西方女性，“妖妇”或者“圣母”，都拥
有肤色洁白的丰腴体态。在对女性肉体的追求中，
谷崎尤其对女性的双脚怀有极大的偏执，是一位典
型的“恋脚癖”作家，白色裸足频繁出现在诸多的作
品中。《刺青》中，刺青师邂逅一双露在轿帘底下的
雪白裸足，皮肤光洁犹如被山涧清冽泉水洗涤多年，
能够在这美丽的肌肤上刺画是他最高的艺术追求。
《富美子的足》中，小妾富美子有一双如笔直白木雕
琢般纤细的脚胫，老人想方设法以油画的艺术形式
刻画富美子之脚的美丽。《疯癫老人日记》中，老人
吮吸儿媳的双脚得到生理快感，生前希望将儿媳的
双脚雕刻成佛脚石，死后埋葬其下。当谷崎的尚白
精神与“女性跪拜”及“恋脚癖”结合时，白色的裸足
必然变成白色佛脚石浮现在读者面前。在没有佛像
的时代，佛脚石遂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见佛之足跖
而参拜，如同参拜生身之佛。读者通过白色的佛脚
石感受到谷崎唯美思想及对女性的至高崇拜。可
见，对白色裸足的艺术追求是谷崎对女性肉体美的
极端表现，而白皙肉体是谷崎审美意识的载体。

２．白色的演变
谷崎的初期作品《刺青》《少年》《人鱼的叹息》中

充满大量的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刺青》中，刺
青师并没有见到女孩的长相立刻被她雪白的双足吸

引。《少年》中，主人公认为肌肤雪白的光子如同神
话故事中的天使，被迷得神魂颠倒。“最让贵公子感
到惊讶和消魂的是她纯白、不带一丝污点、皎洁无垢
的肤色。很难用白色来形容她雪白肌肤的光泽。由
于过度洁白，似乎‘光辉照人’比白色更加贴切，她全
身皮肤的表面如瞳孔般散发着光芒。”［９］《人鱼的叹
息》中，谷崎反复使用“纯白”“雪白”“过度洁白”等色
彩词堪称完美地形容了人鱼的白色肌肤。中、晚期
作品《春琴抄》《各有所好》《滋干少将之母》中，初期
的西洋风情的女主被扎根东方古典世界的人物取而

代之，明亮刺眼的纯白、雪白逐渐淡化成阴翳中的朦
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他突然发现仿佛在壁龛旁
边的黑暗角落里朦朦胧胧浮现出阿久的脸庞，心头
不觉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具身穿黑饼家徽碎花
纹窄袖便服的木偶戏旦角木偶。”［１０］黄昏的雨夜，灯
座十分暗淡，男主人无所事事，隔着蚊帐凝视山水
画，突然在物影的重叠中浮现一张微白的脸庞。虚
实模糊的阴翳中，让读者似乎看见或是传统文乐人
偶或是传统女性的面庞，微妙难测，玄而又玄。“他
跪在地上，从下边仰视母亲，靠在她的膝盖下。母亲
那白帽子下边的脸，在透过花而来的月光烘托下，显
得小巧可爱，似乎脸四周有一道毫光。”［１１］阳春三月
的夜晚，一片盛开的樱花林和刚刚发出几分柔光的
新月交相辉映，滋干寻母的故事被微朦的月色幻化
出神秘幽远的气氛。月夜寻母的场景色彩单纯，光
线柔和，虚实结合，气氛静谧、幽远、虚幻。这种色彩
描绘既是日本传统的自然美的体现，亦是作者静寂、
幽玄的日本传统审美情趣的流露。谷崎通过明暗相
称的色调，调和出冷色调的乳白，让读者想象母子团
聚相拥而泣的浓浓亲情。

３．白色的意蕴
白色的肌肤、白色的手臂、白色的面容、白色的

裸足，谷崎对女性肉体的极致描述，给读者带来生理
的、官能的快感，同时让读者感受到艺术不是精神的
东西，而是完全实感的东西。张能泉［１２］指出，在谷
崎的文学世界里，他以女性肉体的官能享受，代替伦
理判断，以官能的书写代替道德的审视，将社会道德
和伦理规范尽可能排除在其艺术世界之外。因此为
了实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谷崎将自己生命的
活力与激情注入白色肉体之中，通过浓郁的官能书
写极力地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气息；同时赋予白色超
越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使其游离在现实世俗
世界之外。在摆脱道德束缚的谷崎世界里，女性白
色的肉体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作者创作灵感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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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完美演绎艺术至上的文艺思想。可以说，谷崎的
文学世界中，白色惯以女性肉体的形式出现，代表作
者追求艺术的生命活力与激情。同时从初期作品中
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
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说明作者笔下的
白色色调并非一成不变。从赞誉代表西洋文明的纯
白转而褒奖物体与物体的阴翳之间的幽暗之美，体
现作者从西洋文明崇拜到日本传统古风幽玄的

回归。

三、谷崎的色彩世界及其文化认同

鲁道夫·阿恩海姆［１３］认为“色彩能够表现感情，
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假如在致力于研
究与各种不同色彩相对应的不同情调，和概括它们
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不同象征意义时，不注
重探索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根源，就会走入歧
途。”文学中色彩的运用既与特定语境中人物、环境、
情感相适应，又是作家对色彩来自情感与心理上的
选择，而此种选择往往与作家文化身份紧密联系。

（一）对东方文化身份的认同
谷崎出生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富贾之家，从小接

受母亲严格的家庭教育，爱好日本古典文学，研习汉
诗，这使他具备了传统东方文化素养，而父亲自由散
漫、崇尚享乐的生活方式则让他对江户旧式氛围感
触颇深。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东西方文化有着自己独
特的见解，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日本人几乎全盘接
纳了西方的文化，看上去似乎被同化了，……可是我
认为几乎所有憧憬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人会在某个时

候回归日本情趣，……虽然会有暂时崇拜西方的时
代，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再次回归祖先传承
的思想。”［１４］可见，谷崎对日本情趣持有强烈依恋，
认为文化的回归是必然趋势。谷崎的回归，并非表
面意义的日本或者东洋回归，而是内心深处强烈的
本族文化认同。刘含力［１５］指出，东西方社会半个世
纪的较量中，东方传统文化国家的集体败北让许多
东方知识份子怀疑或批判东方文化，但他们内心的
深处仍然流淌着东方传统文化的血液。谷崎长达

５５年的创作生涯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
代，期间的挣扎和矛盾验证了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
对近代日本文化的合围，经历东方文化的摒弃和西
洋文化的向往的反复较量，谷崎内心始终钟情日本
传统古典文学，情系东洋古典美学。
日本传统审美风格偏重素朴，很少追求华美和

艳丽，这种崇尚素雅的特质对谷崎润一郎的色彩审

美情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色彩运用上，谷
崎依据日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潜意识地从古典文学
千百年积淀的色彩词中选择喜好的赤青黑白四种色

彩作为自己感情的对应物，其中尤其尊重和偏爱代
表日本传统的青色和白色。谷崎描述女主人公服饰
时通常使用单一的青色，勾勒如水墨画般的世界，用
寥寥几抹青色，刻画出优雅动人之美，表现神圣的美
感。同时通过白色的肌肤、白色的手臂、白色的面
容、白色的裸足一丝不苟地演绎了日本民族的尚白
精神。在色彩表现手法上，借用日本古老审美对象
如文乐木偶、月色、樱花和物体之间的阴影，描绘出
极具日本传统古典风雅幽玄的和谐世界。谷崎继承
赤青黑白四色的传统审美情感，勾勒出或者神秘幽
玄、或者静谧淡雅的唯美世界，使其文学世界呈现同
《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一脉相承的日本
民族色彩观和审美情趣。

（二）对西方文化的内化吸收
谷崎在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部求学时，正值文

明开化后的脱亚入欧一边倒的时期，大量西方作品
被译介到日本。谷崎深受希腊、印度、德国的唯心主
义和悲观主义影响，热爱爱伦·坡、王尔德、波特莱
尔的著作，力图从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中获得
创作的灵感。郝金梅［１６］指出，谷崎借用西方王尔德
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思潮和西方的叙事、人物塑造和
写作技巧，打破当时的沉闷世界。于是他在初期作
品中习惯用浓艳、华丽、富有张力的色彩构思荒诞怪
异的虚幻物语，通过浓厚的官能书写让艺术凌驾于
生活之上。在初期作品色彩的运用上，谷崎强调突
破传统，打破色彩的常规艺术法则和传统意义。《刺
青》《少年》《秘密》中的赤色显然印证这点。赤色完
全摆脱代表女性婉约含蓄的东方审美意识，变得奔
放妖艳，演绎女主升华为女魔降服男性的过程，象征
魔性的力量。在色彩的表现手法上，谷崎运用视觉、
嗅觉、触觉和味觉相融合的方式，调动读者全面而真
实的官能享受。可见，在激进的社会变革中，谷崎以
反传统的色彩意义、奇特的构思和西方的叙事技巧
华丽登场，其文学作品显然带着日本近代文明初期
文化殖民下的西方崇拜色彩。当西方文化的过度崇
拜和日本近代文明的滞后出现矛盾时，作者追求的
艺术和现实生活发生不协调。谷崎内心强烈的本族
文化认同促使其创作中不断对近代文明进行内化和

反思。关东大地震和移居关西后，谷崎的创作风格发
生巨大转变，他消化吸收西方叙事技巧，转而扎根古
典文学世界，运用古代物语体的行文手法，描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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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下传统江户市井的社会风俗，彰显传统古典的审
美情趣。在色彩运用上，谷崎放弃了五彩缤纷的色
彩，转而运用单一色彩，其中色彩变化最显著的是白
色，由初期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变为中、晚期阴翳
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象征传统古风幽玄的
回归。在色彩表达技巧上，谷崎将象征的手法和传
统的行文手法相融合，运用“东方”和“西方”、“古化”
与“欧化”、“单色”与“复色”相融合的叙事技巧，赋予
传统色彩新的文学价值，构造出独特的文学世界。

四、结　语

本文以谷崎润一郎文学世界的色彩为中心，尝试
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色彩的表现手法、赤青黑白的
价值意蕴及其产生的根源三个方面分析谷崎的代表

作品，深入了解谷崎文学世界的审美情感和价值意
蕴。首先通过谷崎的色彩表现手法分析发现作者最
喜好赤青黑白四个日本传统色彩，并擅长运用具有微
妙变化的色调和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相结合的表现
技巧，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描绘出具有丰富
感受力的文学世界。其次通过对谷崎色彩意蕴的分
析得出赤色是让女主升华、男主沦陷的法器，象征魔
性的力量；青色总是伴随妖女、魔女、恶妇的登场，象
征诱惑力和想象力；黑色通过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
具有多重象征性；白色通过女性的肉体象征生命的活
力和激情，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
淡化成中、晚期作品中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
白，象征作者对东方古风幽玄的回归。最后从文化认
同的视角总结谷崎润一郎作为中西方文化的接受者，
继承日本色彩的审美传统和文化内涵，借用日本古老
审美对象，描绘出风雅幽玄的古风世界；同时内化吸
收西方高超叙事手法，使象征的手法和传统的行文手
法相融合，赋予色彩新价值，创造出别出心裁、独树一
帜的审美世界。谷崎润一郎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审美
心理和艺术手法开辟了先河，更为可贵的是他建构
了一个开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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